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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大的戰略失誤是：沒有對潛在的後果深思熟慮，就疏遠了美國的幾大支持者群體。美國知名的漢學家謝淑麗教授就指出：當美中出現貿易磨擦後，為什麼沒有人公開為中國辯護？當美中走到實質性敵對關係的邊緣時，沒有哪個群體真正挺身而出維護二國關係、沒有企業界人士、沒有學者、沒有國會中的任何人出來幫中國說話。相形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當美國試圖取消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卻有一群商界人士對此抗議。

    理論上，既然美國商界人士已經從中國市場上賺得了鉅額利潤，那麼他們應該強烈的擁護良好的中美關係。就商界人士而言，他們都不會對意識型態感興趣，只會重視公司經營的盈虧。的確有許多美國公司已經從中國市場獲利，當川普挑起中美貿易摩擦時，為什麼沒有哪家公司為越來越重要的中國市場辯護？要理解美國商界對中國的這種疏離感，可以從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故事講起。書中以實際數據整理了波音、通用等美國大型公司，是如何在中國發展壯大並大賺的。

    由於美國對中國有長期的貿易逆差，當川普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時，他不但得到了二黨廣泛且深度的支持(也許他自己都會吃驚)，甚至學界和美國商會也給予了支持。美國人反對的中國不公平貿易政策有：中國沒有遵守規則、中國政府的政策傾向本土企業、中國的監管環境缺乏透明度、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不力、未獲得必要的許可證、數據安全和商業秘密保護是監管方面的最大障礙、隨著《中國製造2025》和其他政策將優先購買國貨變得制度化、跨境投資缺乏互惠性、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商業領域強制技術轉讓來換取進入中國市場、設置非關稅壁壘、採取國家資助的產業政策……等等。美國輿論也支持川普對中國的指責，這種強烈的共鳴，有力地證實了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戰略失誤。

    問題出在哪裡？馬凱碩認為至少有三個主要因素引發這種疏離感：一是省級和市級領導的相對政治自主權；二是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中國的自大傲慢；三是21世紀前十年中央領導相對放權的領導風格。21世紀初，中央並沒有認真查核各省市對待外國投資者的方式，因而發生就算簽署了約束性明文的協議也遭撕毀，告上法院也沒用的案例。再者，2008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一改過去的態度，現在官員傳遞出的訊息是：「你們有你們的道路，我們有我們的道路。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且有官員對國際評級機構在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提出批評！2011年，一位英國外交官到中國出差時被告知：「你得記住，你來自一個弱小、正在衰落的國家。」他可是第一次遇到有人跟他說這種話。在金融危機後，西方外交官注意到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變得越來越不愉快和困難，尤其是歐洲國家。同時，在南海問題上也看到了中國的積極開始填海造島，成為美國反華人士很好的宣傳題材。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進入了爆炸性的經濟成長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從2000年的2900美元(與巴基斯坦相近)，達到了2015年的1.44萬美元，經濟總量也從全球第6躍升到美球第2。由於進步實在太大、體量也實在太大，中國還聲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要求享有WTO特別條款保護時，在別人看來，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規則本來是為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的，中國躲在規則背後，不但仍未向外國競爭者開放經濟、對合資企業的限制仍然存在以外還存在技術標準、政府補貼、辦理許可證和監管等非關稅壁壘，難怪國際社會不能接受。

    為什麼那些最了解中國，在那裡工作、經商、賺錢的美國商界，也會對華看法負面化？那是因為過去20年來，中國在公平競爭和對外開放方面進展緩慢，讓美國商界備感挫敗，有些公司被迫接受以犧牲未來的競爭力為代價，以求當下的收益最大化。更糟糕的是，中國企業在海外享有的競爭環境要比中國為在華外資企業提供的競爭環境更好。與此同時，外國公司在中國本土，無法使用中國公司在其他國家可以使用的經營方式！然而，當中國組織高層的論壇，並邀請西方主要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參加時，他們都會出席，所以，中國官員聽說西方商界在與中國打交道面臨的擔憂時，會很驚訝且不理解。中國應該要做出高層決策，採取重大調整，以贏回西方商界的信任和信心，這樣才是明智的。



